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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云帅（壮族）

我的名字在《广西民族报》上出现，是在
2018年。迟暮之年的我终于触摸到她，这份曾
经被我视作高山而难以逾越的报纸，不仅以宽广
的胸怀接纳了我，让我温暖在心，更以杨柳风般
的温存，持久深情地摆渡着我，让我在文学追梦
之路上有了不竭的动力和信心。

恋上《广西民族报》，把她装进我的心底，其
实是很久以前的事了。那是20世纪80年代末的
一天，我前往在县民族局工作的表弟家做客，在
他的蜗居里，我把墙角报刊架上的《广西民族报》
随意一翻，副刊上的一篇精美短文深深地打动了
我。自从那时起，我便把《广西民族报》视为必读
之物，年深日久，成为了她的一个“铁杆粉丝”。

喜欢《广西民族报》，客观原因是那时的工
作、生活节奏没有现在那么紧张焦虑，读报成了
一种习惯，一种幸福和享受！让我对她一见钟
情，还因其所刊登的文章接地气，聚乡音，有特
色，像一条汩汩流淌的小河，给人诗意的美感。

《广西民族报》副刊的作品，像是专为充实我青
年时代空落落的阅读空间而设的。那些优美、
哲理的文字在我心间游荡，像彩虹般绚丽，多姿
多彩，让我不忍错过，读得如醉如痴。

时常，我读完报纸副刊上的文章，便用剪刀
把心仪的文章剪下，制成剪报收藏。动手制作
剪报，这份享受始于1988年。作为大化瑶族自
治新县的筹建者，我和其他干部一样，每天额外
收到 8毛钱的补贴。别小看这几毛钱，它对我
的用处可大着呢！我用它订报刊、买书，徜徉在
知识的海洋。虽然之后补贴取消，但已经读报
成瘾，每到订报日，我总会让在民族局工作的表
弟帮订一份《广西民族报》。这一订一直订到退
休，订到我旅居外地的那一天。

阅读多了，我便产生了写作的冲动，心中的
文学梦，如微微星火，在青春里摇曳。1989年
起，我开始写稿，投给报纸，但对《广西民族报》
一直没有胆量投稿。当东西、鬼子、凡一平、红

日等已是闻名遐迩时，我才久不久有属于通讯
报道类的“豆腐块”在市报上见刊。即便如此，
当时也足足让我高兴大半天。每当在报纸一角
找见自己名字，犹如捡到宝似的，那种欢欣至今
难忘。

在市报发稿后，县里有个领导认为我是个
能写的人，便把我调到县政府办公室工作。给
领导当秘书。虽然工作很忙，但我依然笔耕不
辍。有一天，我收到一份退稿，稿件是一个短篇
小说。退稿中，编辑附信给我，大意说，我生活
历练不够，文笔粗糙稚嫩，建议先做好本职工
作，多读书，多积累，以后再写再投稿。编辑的
话很委婉，但我能读出他对我创作能力的质疑，
想到自己写了那么多，见报屈指可数，心里对写
作便开始打起了退堂鼓，以至于文学梦日渐瘦
薄，甚至消泯。这时自治区人民政府在大化开
展异地安置试点，组织派我到负责试点任务的
大化城郊异地安置开发区任职。异地安置工作
当时是全新的课题，传导的是巨大的压力，为了
试点的成功，我心无旁骛地工作。从 1992 年
起，我再没有片字寄往某个报刊。

大化城郊异地安置试点取得成功后，我先
调县林业局，后到扶贫办，再到乡下任职锻炼，
之后到县委办公室，到县委组织部，时光荏苒，
转眼几十年过去，领到退休证时，方觉时光倏
忽，光阴似箭。

到县委组织部工作的那几年，临近退休，领
导关心照顾我，除了挂户扶贫，其他工作几乎都
挪给年轻人扛了。黄昏迟暮，有了空闲，我的文
学梦又重燃于心。终于在2017年底，我又铺开
纸笔，像一个正值青春年华者，兴致盎然地涂抹
自己的文学梦。入暮追光，我既写散文、随笔，也
写小说。在《大化文艺》有了一些收获后，我开始
向市报、省报的副刊投稿。我在给《广西民族报》
投去第一篇稿子时，心怀忐忑，是借着两杯小酒
助力，鼓足勇气，才投出去的。在给《广西民族
报》投了几篇后，2018年冬天，题名为《新水岸》
的一篇散文，终于在我期待的副刊上见刊。自己
满头花白时，终于有一篇文章在省报上露面，这
份荣幸刻骨铭心，我是永远忘不了的。

在我投稿《新水岸》不久后的一天，时任县
文联主席的黄格约我喝酒。我到约好的大排
档，一个身材不高、目光明澈、壮实有劲的中年
男子已在那里等着，他就是在大化文艺大家庭
中，谦逊勤勉，为栽扶文学新苗，甘当一名默默
摆渡者的黄格。坐到桌边，黄格说：“老哥，你的

《新水岸》被《广西民族报》采用了。”接着他打开
微信，一边把文章发给我，一边说今天的酒是为
庆祝我在省报上实现“开门红”而喝的。在我所
仰慕的《广西民族报》上发表文章，别提我那时
是多么激动啊，要不是年纪的原因，我定会一蹦
老高，像年轻时那样，把酒杯盛满，不醉不归。

人生迟暮，《广西民族报》以宽大的胸怀接
纳了我。这之后，我加快了写作的步伐。这期
间，素未谋面的编辑黄浩云老师，像一位极尽
职责的园丁，对我多予关注，不辞辛苦、万分热
情地摆渡着我的每一篇文章。由于我不会使
用电脑，文字都是在手机上写的，发的文档不
规范，很多错别字，标点符号也用得不准。但
黄老师从不厌烦，对投过去的文章，提修改意
见，帮我修改润色。记得我发在《广西民族报》
上的第二篇散文《五月里的百里画廊》，见报
前，黄老师把编校稿发给我时，附信介绍了《广
西民族报》副刊办报特色，用稿标准，以及篇幅
和文字的基本要求。看着黄老师发给我改得
像一团麻花的编辑稿，我心里既惭愧又荣幸。
我细细品味着她的教导，得到一些启发，经过
写作实践，写作水平也逐渐得到了提高。自
2018 年至今，我已在《广西民族报》发表散文
十余篇。其间还上了两次专版，四篇头条。这
极大增强了我的信心，大胆给其他报刊投稿。
经过不懈努力，我的名字终于在《民族文学》

《文艺报》《海外文摘》《散文选刊》《广西文学》
《三月三》等杂志。我能有几篇文章在大刊名
刊上发表，无一不是《广西民族报》副刊编辑们
摆渡来的，没有《广西民族报》，或许我还在做
着幸福朝前的梦，但梦何时变成现实，路还要
走多长，还是个未知数。

随着发表量的增多，2019 年我终于加入
了广西作家协会，接着又光荣地加入中国少
数民族作家学会。我的长篇小说集《谁都跑
不掉》《深水》、散文集《燕喃声》先后出版面
世。在时间的长河里，我的文学梦再次起航，
梦想成真。

行笔至此，我要真切地对《广西民族报》
说，你是温存款款的杨柳风，润物无声，让我心
间文学的芽苗不断生发和成长，让我在文学追
梦路上，看到远处有光，看到彼岸繁花正开。

温存款款杨柳风

最温暖的话

莫灵元

竹篾织成的鱼笼像圆筒
它们不是我们的玩具
是我们家的希望
在记忆的深处
父亲撑着疲惫的脸
日出夜也出
把挖来的蚯蚓烧熟
用木叶卷起放进鱼笼
然后顶着夜色出门
一早醒来
我们看见父亲回来了
他从鱼笼里倒出我们的惊喜
那些大的小的鱼
在木盆里挤挤挨挨
父亲说：“又有了！”
这是我们衣服破了的时候

这是我们要交学费的时候
听到的最温暖的话

庙碑

江恨雨

铁锹撞击石头那一刻，一道闪电
从泥土最深处劈空而出
惊得老人口瞪目呆，仿若身上的一截断骨
刺破皮肤，飞离自己的躯体

这块埋在浅土层下的石碑刻满密密麻麻的宋体字
仔细辩读之后，竟然就是几百年前的家族庙碑
庙宇旧址，即是眼前空空如也的荒地
举目南望，群山匍匐，草木黛绿
晨光冷瑟穿过云层抵达静卧脚下的石碑
旁边的虫豸被突然从草丛窜出的一只蜥蜴惊吓
纷纷躲入石碑下松软的鲜土层里

我半跪在碑前，擦去厚厚的苔痕
把每个字小心翼翼地按进手机里
碑面上浅浅的纹路，游动着祖先的讳名
风穿过草尖轻敲千年前的编钟
身后不远处，就是族亲三叔公的老宅

黝黑的旧瓦片上，闪烁着鱼鳞状的阳光
墙角闲放多年的犁铧与镰刀锈迹斑斑
还在低喃着要上山收割石头内部的水草

我伸出被野荆刺破的右手摩挲每一个字
笔画上的每一粒沙土
都是未破译的生命预言和密码
我捧起一把黄土
看见自己的掌丘在褪化成蝉
蝉蜕，附在蕨根下为我默祷
试图超渡这半世的空和痛

石碑依旧还要缄默千万年
祖先的血脉无声穿过三月的尘埃
汩汩抵达我举向天空的掌心

山子八岁那年，父亲死了，是母亲一手拉扯
大的。山子也争气，读书用功，大学毕业后，分
配在县城工作。

山子的母亲在乡下生活，离县城七八十公
里，说远也不远，说近也不近。山子呢，怕老娘
在家孤单，无论工作多忙，一个月总要回家一
次，和母亲吃一顿饭，陪母亲聊聊天。

可那是几年前的事情了。现在，不知怎么
的，山子特别忙，也不知忙些什么。过去，一月
回家一次，渐渐地，改为两月回家一次，后来，一
个季度才回一次，现在至少半年才回家一次，有
时候大半年才回一次。

这天，是个礼拜天，山子想又有大半年不回
家和母亲团聚了，该回去一次了。于是，他上街
特地买了母亲爱吃的板鸭、猪头肉和一些肉丸，
坐上小车，朝老家的方向开去。

打山子有记忆起，母亲便是个忙人，打柴、
烧锅、担水、砍猪菜、煮潲、扫地、放牛……还常
常到田地里种水稻玉米之类的农作物。尽管忙
得团团转，母亲还是常常想念着山子。

后来，山子长大了，考上大学，又整天泡在
学校里。那些语法啦、句子、单词、听写、默写、
作文啦，把他的脑海塞得满满的，把母亲在脑海

里也挤跑了，甚至连做梦也没梦见过。他觉得
心里十分内疚，对不起母亲如大山一般炽热的
爱。有什么方法可以补救呢？他想：如果自己
毕业后，有了钱，头一件事就给母亲买一套全新
的衣服，并每月给母亲 500元零用钱……想到
这些，山子的眼睛有些湿润了。

回到家，大半年的时间不到，母亲比过去显
然瘦多了，腰也比过去弯了许多，眼睛凹陷，像两
个无奈的伤口望着他。山子把手里的东西放在
地上，上前紧紧抱住母亲，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吃午饭的时候，山子不断往母亲碗里夹肉，
而母亲吃得很慢，突然，山子见母亲放下碗和
筷，双手压住肚子，头也勾得低低的，山子问：

“娘，你怎么啦？”
“胃痛，这老毛病又犯了。”
山子又问：“娘，我送你去医院吧，彻底检查

一下，现在我有钱了，不像过去了。”
“不去，压压它就好了，娘年纪大了，不想去

医院遭那份罪，娘闻不惯病房里那种味儿。”
无论山子怎么劝，母亲就是不答应去医院，

山子也没办法，吃完饭，给一些钱给母亲，又坐
上他的小车回县城去了。

谁知回去后不到一个月，母亲就找人打电

话，说胃痛又发作了，疼得比较厉害，希望山子
回去一次。山子想，这次回去无论如何也要劝
母亲去医院检查一次了，不能由着她老人家
了。可令山子感到奇怪的是，他刚到家门口，母
亲就从屋里走出来，笑眯眯地，一副若无其事的
模样。

“娘，你的胃……”
“现在它不痛了，早上痛得厉害，我用双手

用力压住肚子，不到一袋烟的功夫，它就不痛
了，这办法真管用，比吃药还灵！”

听母亲这样说，山子悬着的心也放下了，不
好意思再开口劝母亲去医院检查。和母亲吃完
饭，说了一会话，单位还有一些事需要处理，山
子就回县城去了。

山子万万没有想到，这一次回去后不到二
十天，母亲又托人打来电话，说胃痛又发作了，
这一次比上次要疼得厉害，用双手狠狠压住也
不顶事了，还是痛。无奈，山子只好又一次回
去，半路上，他想，这次无论如何也要母亲到医
院检查治疗了。就是拖，也要把她老人家拖上
车。

回到家，山子意想不到的事情还是发生
了。只见母亲在门口迎着他，脸上的表情很坦
然，甚至还有一丝喜悦。

“娘，你的胃？”
“见到你，它又不痛了，你说怪不怪？”
山子有些疑惑，但又找不到真正的原因，他

想，胃痛这东西，时好时坏，时发作时停止，这种
现象也是正常的，母亲的胃痛发作时托人给我
打电话，而我回到家需要两个小时，在这两个小
时里，说不定母亲的胃痛又停止了呢，想到这

里，又看看一脸清瘦的母亲，山子也不再说什么
了，和母亲吃了饭，陪母亲坐了一会，口袋里的
手机响了，一听，单位有事，山子只好和母亲道
别，回县城去了。临上车时，母亲送山子一截，
母亲的右手牵住山子的左手，像小时候一样亲
切，母亲没有说一句话，上了车，山子转过头，见
母亲的眼眶里有些湿润，但眼泪没有掉下来，山
子鼻子一酸，差点哭了。

过了一阵子，这天是星期天，山子刚起床，
手机响了，一听，又是母亲托人打来电话，说胃
痛又发作了。这次不同前两次，可能有生命危
险，山子算了算时间，距离上次仅间隔十二天。
看来，母亲的胃病到了非治不可的地步了，这样
反复发作，迟早会要了母亲的命。

山子的小车刚驶进村口，就看见大榕树下
有个黑点站在路中间，山子到前一看，不禁惊呆
了：是母亲。山子下了车，把母亲拉到榕树下，
急急地问：“娘，你的胃痛怎样了？”

“我根本没有胃病，都是骗你的。”
“什么？”山子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

呆了一会，慢慢问：“娘，你为什么要骗我？你没
有胃痛，为什么要装呢？”

“我不说有胃痛，你能十天半个月回来一次
看我吗？娘今年八十三，一个人住三间大瓦房，
多寂寞呀，你爸走得早，我连一个说话的人也没
有，你工作又忙，大半年才回来一次，娘没几年
活头了，想在闭眼之前多看看你几次，所以，就
骗你说我有胃痛，这样你就能回来……”

母亲的话还没有说完，山子已经紧紧抱住
母亲，好久都不松开，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滚落
下来。

母亲的胃痛
□吴真谋（仫佬族）

我与民族报


